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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在祖国走上华彩人生路
□ 郑文忠（印尼归侨）

穷苦孤儿一心归国
1937 年，我出生于战乱年代

的印尼爪哇岛，幼年丧母，13 岁

时父亲也去世，我成了无家可归

的孤儿。当时听说二哥参加印尼

的进步组织，再没有回过家；三哥

受工伤，不知流落何处；还有一个

姐姐，在我出生前就被送给亲戚

带回祖国了。

在中华总会救助下，我以赞

助物质去和印尼人交换吃的，艰

难度日。初入学堂读书的我，不得

不将家事告诉老师，还向老师吐

露“想退学找工作，等挣了钱再回

国去找姐姐”的愿望。可我心里是

多么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啊。

老师劝说我继续读书，他还帮我

找了份半工半读的工作。我开始

了几年上午读书、下午到大众书

店看店的生活。在书店，我读到了

许多来自祖国的书，如《人民画

报》《中国少年报》等，还有《毛泽

东选集》。后来还看到了祖国的电

影，像《锦绣山河》《白衣战士》和

《鸡毛信》等，心里对于祖国和党

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我迫切地

想要回祖国。

在一些亲友支持下，我办理

了回国手续，带着空空的行囊于

1955 年 7 月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好多人挥舞着手帕告别父母，喊

着亲友的名字说“再见”，唯独我

没有人送行，只好仰天挥手，心里

喊了声：“印尼，再见！”

船行一星期后，我终于回到

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在大家的帮

助下，我进了当地的补习学校。那

时因姐姐家在乡下，我要去县城

上学，只能在每周六行走 12 公里

路回家，次日又带上 50 斤干粮和

咸菜走回学校。同学见状，鼓励我

到厦门集美读书，说那是华侨陈

嘉庚建的学校，会帮助穷人读书。

经批准，我告别家人去集美。一到

集美，学校就发给我新衣被和助

学金。

同班同学中还有许多印尼归

侨，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我

把这事写信给印尼亲友，他们很

受感动，回信说没想到我这样的

穷孩子，回祖国得到了这么多帮

助，鼓励我要努力报效祖国。

当起华人子女的义务监护人
时光荏苒，1998 年 5 月印尼

又一次发生非常事件时，许多华

侨华人希望子女能回祖国读书。

我觉得这是自己回报祖国、回报

他人的宝贵机会。当时我作为志

愿者为拟来厦避难求学的 10 多

个华侨华人家庭的 20 多个孩子

当起了“义务监护人”。这一当就

是 13 年，先后有 28 名印尼华侨

子女成为我的监护对象。

这 28 个孩子都是先通过传

真把基本资料发给我，再由我去

办理他们的入学手续。除 28 个孩

子外，还有 9位老人。我自幼遭歧

视，在印尼非常时期差一点丧命。

是侨联救了我的命，告诫我“华人

有难时，要帮助他们。”我非常愿

意去帮忙。

因为我对印尼很熟悉，也能

说印尼本地话，跟孩子们有比较

好的沟通，人称我是“印尼通”；时

年我已退休，没有工作负担，有更

多空余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我

就把帮助 28 个孩子办理读书、升

学手续的经历，以及孩子们长大

后写给我的感恩信件，写成文章，

投稿媒体。这对于没有多少文化

的我，自觉很有成就感，印尼的记

者闻讯也找到我采访这些事，扩

大了影响面。

1997 年我退休后，在印联会

文艺队任负责人，承接思明区侨

联委托，协助接待华人子女来厦

门读书，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

形势的需要。对此，曾有同志好心

地劝我：“当孩子的监护人是要负

法律责任的。”这让我深刻地思考

并追问自己：能挑得起这份责任

吗？我回想自己年少时在印尼的

艰难经历，对当时印尼华侨华人

的处境感同身受，因

而很想帮助他们。特

别是多年受到党的教

育培养，我已是光荣

的中共党员，我告诫自己：党的需

要就是我的任务，党的事业高于

一切！我就愉快地作为志愿者接

受了当孩子们监护人的任务。

华侨华人都有火热的中国

心，虽身在异国他乡，他们的根子

还是在中国。此时此刻正需要得

到帮助，我应该给他们的孩子以

亲情的关爱，让孩子快乐成长，让

父母放心满意。“未请自来”的家

长带孩子来读书，住在哪个区就

在哪个区的学校插班读书，涉及

到外事、侨务、教育、公安等部门，

厦门市公安局为此发函给侨联提

供方便。十多年来，有这份文件的

庇护，我为 6家华人的 20 多个孩

子到公证处办理读书寄养公证，

担当起这些孩子来厦门读书的监

护人。

在厦门，除国家批准面向海

外华侨华人子弟招生的厦大海外

教育学院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外，其它学校要接受外籍学生就

读，必须按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的规定办理“涉外企业（机构）备

案登记”。为了孩子们的读书，我

自找苦吃地协助火炬学校、莲花

中学、商业旅游学校、厦门三中、

康桥中学、松柏中学等六所学校

办理登记，并到所在地公安派出

所确认。

这些孩子出生在印尼，只会

讲印尼语，写印尼文，来厦门读书

学习华文很吃力，我不时担忧：

“孩子们在学校能听懂多少老师

讲的课？”因此我请了六个家庭老

师专门为他们补习华语。

每年都得为这二十几个孩子

办理住宿登记，到市侨联办申请

签证批文，到出入境管理处办理

签证延期申请，学校放假又要替

他们购买机票，往返接送。有时候

暑假，我会组织夏令营，带孩子们

外出参观，体验厦门的建设成就。

学校通知开家长会，可他们的父

母远在千里之外，我就代替学生

父母参加家长会。有时几所学校

接连开会，如外国语学校通知下

午开会，松柏中学通知晚上开会，

我开完家长会回到家都很晚了。

我还要为他

们交每学期

的学费、每

月的住宿管

理费、电费、

电话费、水

费、煤气费

等。所以常

有收费的人

遇到我觉得

奇怪，好奇

我在为谁操

心、为谁奔

忙。

孩子们来自异国他乡，他们

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送来厦门读

书，孩子们也会思念远在千里之

外的父母，有时还会感到孤独和

寂寞，渴望有父母来陪伴。有一户

人家半夜发来传真说：“这几天华

社有难闹避风，万一有何不测，代

我多关照这 5个孩子，并请别把

这不愉快的消息告诉孩子们。”真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受我监护关照十多年的 20

多个华侨华人孩子，已从小学、初

中、高中到上大学，有的已工作、

成家。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写了不

少信件给我。有的回来投资企业，

回报社会，有的毕业了去菲律宾、

北京深造，大家都有了更好的发

展。其中多位在厦门大学、华侨大

学就读 4年后，学业有成，回印尼

创业有功。

我自幼双亲早亡，无依无靠，

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家，还有了

这些记挂我的孩子们，心里觉得

很知足安慰。

监护20多个华侨华人子女来

厦门读书的工作，压力和难度很

大，我总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一

个个化解。与此同时，我还要关照

十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和 2户 70

多岁的生意人，天天牵挂着他们。

我把老人们当成自己的父

兄，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子女来关

照。风里来雨里去，有病就带他们

前往医院求医治病，他们在厦门

度过了平安和谐的十多个春秋。

如今，总共有 450 多位印尼

学生在厦门读书，一组在厦门大

学，另一组在华侨大学，已共同成

立“中国厦门印尼学生联合会”，每

年都为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元

旦联欢会奉献不少精彩文艺节目。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供稿）

回国时的护照照片

收到参加毕业典礼家长会的邀请函

与受监护的华侨大学印尼华人学生合影


